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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872 年 7 月 9 日《申报》刊登的晟溪养浩主人《戏园竹枝词》（《上海洋场竹枝词》
357-358 页）是专门写戏曲的较早的一组竹枝词，对当时上海戏曲舞台的情况作了比较全
面的描述，诗共十六首，选择几首来看一看：  
  洋场随处足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  
  穿来柳巷与花街，一片歌声处处皆。新彩新灯新脚色，教人沿路贴招牌。  
  这两首写十里洋场，戏园鳞次栉比，各种广告张贴得很多，无论灯彩还是脚色，都以
一个“新”字作为标榜，以吸引观众。  












天马。卓尔不群，夫惟大雅”。（《申报》1877 年 8 月 30 日）  










  二桂名园赌赛来，一边收拾一边开。月楼风貌倌人爱，不羡红妆浪半台。  
  “二桂”指丹桂、金桂，两家沪上名园激烈竞争，此伏彼起。金桂因为有杨月楼担纲











  《申报》1888 年 2 月 27 日刊登的云间最不羁生的《梨园竹枝词》共二十首（《上海
洋场竹枝词》415-416 页），下面看几首：  





（《申报》1877 年 8 月 30 日）是一致的。  




年 6 月 30 日发表的寻乐老人《名优演剧》也评论说：“昨见《迎宋灵》一出，……岳王忠
心耿耿，声泪俱下，所告四太子之言，义正词严，深得大国之体，乃孙春恒所演，有声有
色，令人忠义之气勃勃而生，此虽京中所未有也，可为上海独步。”  










  鞠仙满腹是精神，不但音高气更清。排到昭关今夜唱，园中喝来响雷声。  
  鞠仙即孙菊仙，他是老生新三鼎甲之一，与谭鑫培、汪桂芬齐名，曾在上海演出多
年，《樊城昭关》是他的拿手好戏。  
  花鼓声停已六年，近闻渐欲拨新弦。茶楼一角娇歌飞，赚得乡农几十钱。  
  沪剧的前身花鼓戏曾遭官府严禁，艺人们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演出，最后终于发展出
一个新的地方剧种。  
















  自有京班百不如，昆徽杂剧概删除。门前招贴人争看，十本新排《五彩舆》。  
  原注：“京班来而各班衰。《五彩舆》演明鄢懋卿故事，为京都内城新戏。”（1872












  还有灯彩戏，也是戏园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张春华《洋场竹枝词》云：  
  今宵新彩兼新切，招纸粘来到处传。莫笑空中架楼阁，此中赚得几多钱。（1872 年 7
月 12 日《申报》）  
  葛其龙《申江元夜踏灯词》云：  
  梨园弦管各飞扬，赢得游人兴若狂。曼衍鱼龙吹海立，今宵灯彩倍辉煌。（1873 年 2
月 13 日《申报》）  
  蔡宠九《和沪北竹枝词》云：  
  才听箫管又筝琶，金桂轩多解语花。为放京都大烟火，今宵人较昨宵加。（1875 年 1
月 4 日《申报》）  
  由于受到普通观众的欢迎，这种演出长盛不衰。辰桥《申江百咏》（光绪十三年 1887
春醉楼刊本）：  
  梨园箫鼓接云端，飞跃身轻若走丸。看到精华齐喝彩，果然绝技动人观。  
  原注：“戏馆如天仙、咏霓、留春、丹桂皆尚武戏，如演《三上吊》等戏，台中人能
飞至台外梁柱，看客至此必齐声喝彩，沿京都常例也。”  
  鬼怪神仙俱逼真，一番演过一番新。蜃楼海市原无据，变相多端总可人。  
  原注：“更有彩戏，如演下海则显出龙宫一座，宝物林立；演水斗则金山屹峙，灯火
齐明；演大香山则地狱变相，层出不穷，其余可类推。”（《上海洋场竹枝词》84 页）  
  旧时每到春节期间，上海的一些戏园便开始忙碌起来，纷纷排出一些热闹剧目，如
《洛阳桥》、《斗牛宫》、《宝莲灯》等，以应时令。刘豁公《上海竹枝词》写道：  








场竹枝词》19 页）  









场竹枝词》304 页）  
  苕溪墨庄主人《沪北竹枝词》云：  
  群仙娇小影伶俜，幽雅歌喉隔后庭。觉得京腔新制曲，不教人近只教听。（《上海洋






  男女合演，法租界的共舞台首开风气。叶仲钧《上海鳞爪竹枝词》写道：  
  巾帼须眉两样材，优伶男女本分开。首先出演雌雄挡，法界应推共舞台。（《上海洋







场竹枝词》284 页）  
  新舞台改变了旧式四方型戏台茶园格局，设有机械转台、灯光、布景，为国人自建的
第一座仿欧洲、日本新式剧场。1913 年，夏氏兄弟脱离原新舞台，又在城内露香园九亩地















  伶人歌唱可留声，转动机关万籁生。社会宴宾堪代戏，笙箫锣鼓一齐鸣。  
  买得传声器具来，良宵无事快争开。邀朋共听笙歌奏，一曲终时换一回。（《上海洋
场竹枝词》133 页）  








  沪上闲鸥《洋泾竹枝词》写道：  
  今朝相约戏园中，正桌包来气自雄。案目弯腰忙动问，逢迎若辈素来工。（1872 年 7
月 19 日《申报》）  
  袁祖志《续沪北竹枝词》写道：  
  案目朝朝送戏单，邀朋且尽一宵欢。倌人请客微分别，两桌琉璃高脚盘。  
  原注：“案目，各戏园应客者之称。将日夜所演之剧分别开列，刊印红笺先期俟送，
谓之戏单。倌人请客观戏，必连排两几，增设西洋玻璃高脚盘，名花美果，交映生辉。”





遍于妓馆最殷勤。声声小姐来相请，今夜新灯好戏文。”（1872 年 7 月 12 日《申报》）
（《上海洋场竹枝词》360 页）所写的正是这种情况。  
  袁祖志《续沪北竹枝词》还写道：  
  戏园请客易调停，酒席包来满正厅。座上何多征战士，纷纷五品戴蓝翎。  
  原注:“巨商富贾，或因喜庆包借戏园广宴宾客。峨冠博带，半多显秩，岂皆军兴以来
无足重轻之职欤，抑莫须有之事欤?‘烂羊胃，骑都尉。都督狗，满街走’，其是之谓










  上层观众看戏，常请妓女作陪，叫做“戏局”。袁祖志《沪北竹枝词》云：  
  丹桂园兼一美园，笙歌从不问朝昏。灯红酒绿花枝艳，任是无情也断魂。  
  原注：“戏园不下数十所，丹桂、一美其最著者，一美即满庭芳。招妓同观，俗称叫
局，夜剧来者较多。”（《上海洋场竹枝词》9页）  
  袁祖志《春申浦竹枝词》云：  
  玉貌花容气若兰，叫来戏局半寻欢。交头接耳温存态，不顾旁人冷眼看。  
  原注：“看戏唤妓陪曰戏局。”（《上海洋场竹枝词》59 页）  
  又云：“  
  茶园丹桂满庭芳，到底京班戏更强。出局叫来终不雅，避人最好是包厢。  
  原注：“丹桂、满庭芳，皆戏园也。包厢，在台之两旁，有门可闭避人，伴妓共肩
者，都掩饰于此。”（《上海洋场竹枝词》55 页）  
  有时妓女也请客看戏。辰桥《申江百咏》（光绪十三年 1887 春醉楼刊本）：  
  邀同看剧包箱楼，促膝殷殷体态柔。节拍新搊浑未识，娇声为我说从头。  
  原注：“妓女请客看戏，必包箱楼，与客并坐。如客不知戏情，妓必与之详道。客请
妓看剧亦如之，惟亦算一局耳。”（《上海洋场竹枝词》90 页）  
  除了专门的戏园，张园、徐园也有戏曲演出。余姚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竹枝词》
写道：  
  海天胜景让张园，宝马香车日集门。客到品花还斗酒，戏楼箫鼓又声喧。  
  闸桥西北有徐园，花木亭台别一村。每宴嘉宾联雅会，髦儿戏谑最消魂。（《上海洋
场竹枝词》97 页）  
  高大洋房美丽夸，时装姬妾笑语哗。张园宴会徐园戏，忙煞从人驾马车。（《上海洋
场竹枝词》105 页）  




  演戏刚逢日月朝，家家妇女讲深宵。看台宜与戏台近，吩咐奚奴预作标。  








  一夜芳衾睡不成，晓鸡齐唱报天明。先挑锦帐窗前望，果否何如昨日晴。  
  胭脂微点粉匀粘，早起忽忙启镜奁。妆罢最无聊赖处，更将莲瓣捻尖尖。  
  天气轻寒尚着棉，菊花斜插鬓云边。晨餐未毕心先急，扶掖丫鬟已在前。  
  莲步方移忽又回，菱花细照意徘徊。不知可有矜持处，翻被旁人暗笑来。  




  看台密密界西东，抄得三叉路更通。怪煞陌头风一阵，藕丝裙底露双红。  
  阑干几曲只低凭，台是蓬帐系是绳。背后一声呼小姐，吾家小姐也来登。  
  瞥见裙衩队一过，交头接耳话谁何。衣裳时式鬟时样，谁是新娘谁是婆。  
  刚才流盼□凝眸，半作欢颜半作愁。为底红潮在两颊，霎时走过是郎不。  











场竹枝词》99 页）  
                                  （五）  
  近代上海戏曲界有着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辛亥革命时，潘月樵和夏月珊、夏月润等
发起组织上海伶界联合会，还亲身投入了光复上海的战斗，受到孙中山的表彰。刊印于
1913 年的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对此有反映：  
  汗马功劳戏里看，有谁真个跨征鞍。裹创力战夸雄武，潘月樵真敢死团。（《上海洋


























































  [1] 上海近代竹枝词以顾炳权先生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搜罗比较完备，本书所引竹枝词多据此书。  
  , t; LINE-HEIGHT: 150%; mso-para-margin-left: 2.0gd">    原注：
“戏园不下数十所，丹桂、一美其最著者，一美即满庭芳。招妓同观，俗称叫局，夜剧来
者较多。”（《上海洋场竹枝词》9页） 
 
